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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控制区的划定，旨在

保护重要生态空间，防止城镇边界无序扩张。目前生态

控制区划定往往根据农业与城镇分区进行调整，从导致

分区破碎。本研究以三生空间混合的黔东南州为例，通

过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识别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同时基

于景观生态学“源地—廊道”逻辑范式构建生态安全格

局。进而以生态安全格局为骨架，合理纳入生态保护极

重要区，核减重要人居空间，最终划定州域占比 14% 的

生态控制区，并针对各类生态要素制定管控要求，为三

生空间混合地区的生态控制区划定与管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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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了“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而国

土空间规划“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国土空

间规划强调系统性与整体性，能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空间保障[1]。

依据《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的生态分区初步划分了生

态保护区和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区明确为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控制区则是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

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地和

海洋自然区域。所以，生态控制区其实是仅次于生态保

护红线的生态保护管控空间，是防止城乡建设用地无序

扩张，有效调控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的比例的重要规

划分区。

一、生态控制区发展历程

深圳于2005年率先提出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并进行

规划实践后，全国各大城市如广州、武汉、厦门等城市

相继开展基本生态控制区的规划编制及管理实践。经过

多年发展，从目前国内已有的规划实践来看，城市基

本生态控制区的划定一般由“确定生态用地总量、识别

关键生态要素、分级分类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三步技

术方法组成，已经发展形成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划定方式
[2]。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实践推进，体现了生态空间在

规划编制和管理之中逐渐受到重视。

为了加强对生态空间的严格保护，环保部于2014年

明确要完成“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制定了

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建立最为严格的生态保

护制度。但是生态保护红线是对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

态空间的刚性管控，严格禁止或限制人类活动。对于重

要生态空间与建设用地之间具有缓冲作用的一般生态空

间，却缺少管控边界与管控规则的定义，难以对其进行

适当的保护。

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控制区的划定便是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尤其是对于“三生”空间即生产空间、生活空

间和生态空间[3]混合的地区，界定生态功能完整且连续

的生态空间边界，制定相对应的限制性管控规则都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才能够限制城乡建设用地无序扩

张，对其生态空间进行有效保护。

如今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控制区的划定主要根据城

镇空间和农业空间的划定进行调整，忽视了生态空间的

完整性和连续性。本研究则通过对典型三生空间混合地

区黔东南州进行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进而划定生态控制区，制定相应的管控规则，以期

为三生空间混合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控制区的划

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黔东南州概况

黔东南州为高海拔、高坡度的山区，25°以上的土

地占比53%，而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坡度为8°以下的土

地仅有18.4%，复杂的山区地形造成了适合人类生产生

活的用地空间破碎化。根据全国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数据显示，黔东南州的建设用地占比为3%，农用地

占比为12%，林地为占比77%，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林下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也导致了生产空间向

生态空间的延伸，林地所具有的复合功能也更加凸显，

而强烈的人为扰动，对当地的生态保护造成了一定的威

胁。

目前黔东南州的森林生态系统存在树种单一、森林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三生空间混合地区的生态控制区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州为例
郭雪莹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4

空间规划

斑块破碎、森林局部退化等生态问题，无论是森林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和质量都有待提高。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

时，加强底线管控，科学合理地划定生态控制区，对保

障黔东南州的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保障黔东南州生态安全格局的完整性、加

强州域生态空间之间的联通性为目的，对黔东南州开展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识别需要保护的重要生态空间，

并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州域生态安全格局。在

此基础上，核减坝区、传统特色村落等重要人居活动范

围，最终划定生态控制区。

四、黔东南州生态控制区划定

（一）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

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以下简称

“双评价”技术指南）对黔东南州开展生态保护重要性

评价，选取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水源涵养功能、水土

保持功能共四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水土流失

生态脆弱性、石漠化生态脆弱性共两项生态脆弱性评价

指标，根据评价结果集成得到生态保护极重要区，作为

生态控制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评价从生态系统层次、物种层

次进行评价。生态系统层次方面，选择省级以上公益

林、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系统分布空间，物种层次方

面，选择当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点，从而集成得到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水源涵养功能评价通过

降水量减去蒸散量和地表径流量计算水源涵养量，将累

积水源涵养量最高的前50%区域确定为水源涵养极重要

区。水土保持功能评价通过生态系统类型、植被覆盖度

特征差异进行评价，将坡度不小于25°且植被覆盖度

不小于80%的森林、灌丛和草地确定为水土保持极重要

区。将四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中得到的极重要区集

成得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基于当地的水土流

失、石漠化监测数据，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区域视为生

态脆弱极重要区。

最后，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和生态脆弱极

重要区集成得到生态保护极重要区。该生态保护极重要

区在州域内占比45.48%，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包括生态保

护红线和降水量丰富的山区、植被覆盖率较高的陡坡等

一般生态空间。生态保护极重要区的面积远小于林地面

积，是优先需要保护且能够得到明显生态效益的生态空

间，是划定生态控制区的重要本底基础。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安全格局缘起于景观生态学，对保护和恢复

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完整性

具有重要作用[4-6]。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主要基于“源

地-廊道”的逻辑范式，本研究通过形态学空间分析

（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

识别生态源地，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

从而构建黔东南州域生态安全格局。

MSPA分析方法能够识别目标像元集与结构要素之间

的空间拓扑关系，将目标像元集分为核心、孤岛、孔

隙、边缘、环道、桥梁和分支共7种类型形态要素[7]。基

于黔东南州生态保护红线数据，运用Guidos分析软件对

数据进行MSPA分析，得到7种类型形态要素，选取面积

大于12.36平方公里的核心斑块作为生态源地。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能够确定源与目标之间的最小累

积阻力路径，这也是生物物种迁徙与扩散的最佳路径，

是维护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廊道空间[8]。以物种迁徙为目

的，基于土地利用现状构建阻力面，林地、草地等生态

用地阻力较小，建设用地阻力较大。运用Arcgis的距

离模块提取生态源地于该阻力面上的最小累积阻力路径

作为生态廊道，最后并结合州域内三大河流水系及其支

流，补充水系生态廊道，得到州域生态网络。

落实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结合MSPA识别的生态源

地、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的生态廊道，最终构建黔东

南州“一芯两屏多廊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

“一芯”为雷公山生态核心：包括雷公山国家森林

公园、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剑河百里阔叶林州级

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所在的面积最大、连续性最高

的生态源地，是黔东南州的生态安全体系核心区域。该

区域为州域内重要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生物多样性

维护、水源涵养等重要生态功能。

“两屏”为武陵山生态安全屏障和大苗岭生态安全

屏障：武陵山生态安全屏障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同时也发挥着保障沅江生态安全的屏障

作用。大苗岭生态安全屏障是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的分

水岭及重要水源涵养区，发挥涵养“两江”水源和保障

两江上中游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

“多廊”为以清水江生态走廊、都柳江生态走廊和

㵲阳河生态走廊三条主要水系廊道为主，多条陆域生态

廊道为辅的生态廊道系统：发挥着重要的水源涵养作

用，同时也是维系生态网络内能量流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多点”为斑块面积较小的生态源地，为具有水源

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的斑块。

（三）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生态控制区划定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是对已存在的、潜在的对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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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控制特定地段某种生态过程有着重要意义的关键生

态要素的空间识别及其生境恢复与重建，其构建能够达

到对特定生态过程的有效调控[9]。

黔东南州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旨在保护当地丰富

的物种资源，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划定生态控制区，能够

优先保障重要的生态空间，从而防止生境破碎化与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是抵御三生空间混合区域中强烈人为扰

动的有效手段。同时，为了缓解三生空间之间管控的冲

突，合理保障人居空间内的高效运作，核减传统特色村

落及其周围的农林用地。

以“一芯两屏多廊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为骨架，

以生态保护极重要区为生态基底，在保证生态控制区

连续性的前提下，核减传统特色村落及其周围的农林

空间，最终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外，划定4141.33平

方公里的生态控制区，该生态控制区在州域内占比为

14%，空间形态上较为连续，且没有造成建设用地斑块

的破碎化，便于进行限制性的生态保护管控。

（四）生态空间分级分类管控政策研究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精细化管理要求下，须对生态控

制区提出科学合理且有依据的管控要求。本研究划定的

生态控制区涉及多类生态空间，包含饮用水源保护区、

世界遗产保护地、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生态保护极重

要区等重要生态空间，依据不同生态要素对应的法律法

规条文，对生态控制区内的不同生态要素进行管控。

五、结论

黔东南州生态用地占比较大，而且典型的山地地貌

造成宜居用地的零散破碎，三生空间高度混合，无选择

地将生态用地全部纳入生态空间进行保护不具备科学合

理性，与经济发展也相悖。本研究以生态安全格局为骨

架，并结合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得到的生态极重要区，

划定了生态空间形态较为完整且具有联通性的生态控

制区，能够有效地防止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强烈扰

动。同时，本研究基于生态控制区内的生态要素，细化

了不同生态要素的管控规则，以期通过明晰的生态管

控边界和规则，平衡三生空间混合区域开发与保护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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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控制区内不同类型生态空间管控要求一览表

生态空间类型 分布 管控依据

生态保护极重要区
主要分布于黔东南州的西部和中部区域，具有较好的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生态敏感性脆弱性区域。

黔东南州“三线一单”管控要求

世界遗产保护地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涉及风景名胜区的文化景观，包括
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

《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
保护管理办法（试行）》

水源一级保护区 零星分布于黔东南州生态控制区内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公益林
生态控制区内广泛分布有公益林，包括国家级公益林和
地方公益林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贵州省公益
林保护和经营管理办法》


